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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被押到团部。陈团长指着刘强喝问：
“你说，为什么要杀我的卫兵？”“当然是为了
逃跑啦！”不等刘强开口，艾蛟已在旁边抢着
说。刘强一愣：“陈团长，我没有杀过卫兵。”陈
团长皱起眉头：“岗哨上的卫兵，被扼颈刺死，
不是你，那是谁干的？”刘强朝艾蛟轻蔑地瞅
了一眼：“还有他嘛！”
艾蛟哈哈大笑：“你有没有搞错？

我跟陈团长是兄弟。我会杀自己兄弟
的人吗？”见艾蛟这副轻狂的样子，刘
强愤怒地说：“别装了，你杀卫兵是为
了进来抢我身上的一件宝贝。”

这句话倒出乎陈团长意料：“什
么宝贝？”艾蛟在一旁很得意：“你有
宝贝？快拿出来啊，也让我们开开眼
界！”他想，若拿出来了，这宝贝就在
明里，再别想逃过我的手心。若拿不
出，这小子的罪名就坐实了！

宝贝已被玉哨带走，此刻刘强
无法自辩。忽然，灵机一动，他说：
“宝贝已经被你抢去了！你装什么
蒜？！”“什么？”艾蛟像被蛇咬了一
口，“你血口喷人！”陈团长看着两人，眉头皱
成了疙瘩。
刘强倒镇静下来了：“陈团长，请你冷静

想一想，我被关在屋子里，门上还挂着锁，怎
么能跑出来杀你的卫兵？”艾蛟马上抢白道：
“很简单，是有人把你放出来了呀！”刘强冷冷
地朝艾蛟瞥了一眼：“是你们杀了卫兵，撬开
门进来抢我的宝贝。宝贝让你抢去了，我又打
不过你们，只好逃走……”
“陈团长，我觉得开门放出他的，肯定是

肃毒组织的人。”艾蛟这时也机灵了起来，“那
个卫兵，如果不是他所杀，就是肃毒组织的人
干的。”“肃毒组织的人？你亲眼所见？”陈团
长问。“是啊！”艾蛟的回答得毫不犹豫。“有
几个？是男是女？”陈团长又问。“当然是男的
啦！”艾蛟思忖，干这一行的，哪有女人？
可偏偏老教师也在旁，他轻声说：“我好

像看见有个女子……”“你怎么看见的？”陈团
长觉得奇怪。老教师解释说：“当时，我给小伙
子送了点吃的去，回去时没走多远，听见后边
有响动，我扭头一看，一片迷雾里一个白影闪
过，像个穿白衣的女子……”“唉，您老上了年

纪，可能看走眼了。但不管男的女的，重要的
是从外面来了人———来的人打死了卫兵，放
出了刘强……如果不是肃毒组织的，还会是
谁？”艾蛟振振有词。而老教师的话，似乎增加
了他的说服力。刘强被重新关了起来。
一星期以后，陈团长去监房和刘强作最后

一次谈话。他脸色冷峻地说：“兄弟，我心里也
并不想杀你。可这里的规矩不能破。我的卫兵

被杀了，也要有人偿命……你还有什
么话，就快说吧！”这等于是作了宣判。
但刘强并不十分惊慌。他用真诚的口
气对陈团长说：“我离乡背井到这里，
追求人性，追求爱。我不会随便杀人。
我也不是什么肃毒组织的卧底！但这
些话你不信，我不再说了。我想说的是
你们———”“我们？”陈团长惊讶。

“你们在这里生存，确实不
易———同是华夏子孙，我从心底里同
情你们、祝福你们有一个好的前景
……我曾经向你提过要你在这里种
水稻和橡胶。你说种水稻缺化肥，橡
胶收益期太长。我就想带你们去一个
地方开玉石矿，待积累了资金以后，

再搞种植。”陈团长知道缅甸盛产玉石：“人家
会让你去白白开采？”刘强叹了口气：“那里的
人会听从我的安排。但你现在不相信我，我说
了也没用，不说又没有机会了……”说到这
儿，两行热泪自刘强眼眶里溢出。陈团长的心
为之震动；又想会不会是他为逃过眼前一劫
而施的权宜之计？
就在陈团长踯躅之时，艾蛟也没有闲着。

那天在刘强身上没搜到宝贝，又见有人放蛊，
他就猜到可能是被玉哨带走了，立刻派了两
个心腹去跟踪追夺。今天一个心腹回来了，告
诉他宝物已经得手，由另一个送回老巢去了。
他点头叫了一声“好”，便立刻来到陈团长面
前，显出一脸焦灼的神色：“不好了，刚才我的
手下送信来，说肃毒组织为了救出刘强，要来
进攻了。”陈团长半信半疑：“消息可靠吗？”
“我的陈团长呀，没有肃毒组织的情报，我怎
么能在这条道上混？”艾蛟信誓旦旦。
若果真如此，刘强已经了解了不少山里

的情况，留不得了！全团将士、家属几千口人
的生死存亡，绝不能有失误和疏忽啊！陈团长
当即下令“枪毙”刘强，而且立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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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才是最重要的

那时候，我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和挑
战，也有很多人围向我，给我出主意，说，廖智
你应该做基金会，你应该签约我们的经纪公
司，你应该去做一个演出，你应该拍摄粉红
丝带的广告……面对蜂拥而至的选择，如果
我不能退到后面去看自己，我就会乱。但那
个时候，我的心里很清楚，他们每一个人是
什么目的，我都能看得见。所以，我没有签任
何协议，因为我非常清楚，像这种承诺得非
常好还不需要我付出什么东西的事，是不可
信的。那个时候，换成是任何人都会乱，就连
我父母都会乱，说你签这个吧，你看他说一个
月可以给你多少多少报酬。我说天哪，天上会
掉金子下来吗？
当你软弱到极致的时候，很容易看到一

个人心里面的东西。如果你不够软弱，你就会
看到对方的财力、物力、能力、人力，会做出很
理性的分析，但是你唯独看不到对方的心。只
有你变得很软弱的时候，你才会穿越那一切
外在的东西，看到对方的本质，看到他的动机
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是软弱保护了我。而
软弱也可以成为挡箭牌，我就一直说，你看我
都这样了，我没有办法，我身体承受不了，没
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软弱成为一个很好的
工具，让我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面对很
多危险，我可以在这种软弱的背后织出一张
安全网，让自己稳稳地躺在其中，不管外面多
乱，别人说些什么，我都可以很平静。
从雅安地震灾区回来之后，我上了很多

媒体的版面，又因为参加了《舞出我人生》的
节目，曝光率也大大增加。这时候，身边很多
人的态度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开始叫我廖老
师。我说你还是叫我廖智吧，这样我会比较自
然，我们还是朋友。也会有一些之前对我并不
友好的人，他们会担心我记仇，但我还是表现
得像以前一样。如果他们来给我化妆，我就
说，你还是照上次那样化吧，就是简单一点，
清秀一点。包括有一次找服装，他们专门拿了

两套服装让我选，这是之前从来都没
有过的。我说无所谓的，以前是怎么
样，现在还怎么样。我一直是这样，没
有变化。
这就是软弱的好处，我总是会在

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退回到一个软
弱的地步，让自己保持一个无害的状态，会让
人感觉到我没有危险。就算是今天到了这一
步，我仍然会让人看到，当初那个城乡结合部
的村姑，今天还是一个村姑，我不在意。我从
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要在物质上、名誉上达到
什么程度，我觉得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才是
最重要的。在任何时候，你自己就是自己的
公主，而不是人前的公主、人后的怨妇。如果
你过于在意外界的荣誉，太较真，就会失去
自我，因为别人可以给你赞美，也能瞬间拿
走。如果人们说你很坚强，你是榜样，你是偶
像，你就认为我很坚强，我是榜样，我是偶
像，你就完蛋了。你肯定会很容易失落，会容
易有落差，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就只有那么短
的时间。

我的软弱让我保持警醒，我知道自己有
几斤几两，更知道我目前还缺少什么。就像
是要建一座高楼，我知道我目前只有这几块
砖，我只能建这么高。如果我一定要建得更
高，楼就很容易塌掉。等到有一天，我各方面
的积累和整个人的心态到了那个程度，我再
去拥有我应该拥有的东西，那个时候会更好。
一切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摧毁，就算被摧毁了，
我也不会乱，不会崩溃，因为我可以再一次重
建，这一切我都已经耳熟能详、熟谙于心了。
所以，一个人能够示弱，才能够强大；不能够
示弱，也就无法强大。不能示弱的人，就是虚
张声势，那种人其实内在是很虚弱的，只有示
弱，才是坦诚的。有人问我，廖智，经历了这么
多得到与失去，你是怎么保持现在的自信的？
我说，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事，我仍然会在忧伤
时流泪，在快乐时笑得像个孩子，在平静时张
着大嘴望天，在冲动时大吼大叫……在人们
眼里再厉害再牛的人，也不过是一个凡人。自
信与任何外界的声音无关，只要内心坦诚，对
自己的心坦白，对外界保持正直，能认识到自
己的不足，也敢于彰显自己的优势，就会有自
信，就不会倒下。
明起连载!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